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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河，尤其是城市中的河。喜欢看，就一定有个原因，可能觉
得城有活水，便是亲水之城，亲水之城便更显灵性、更具动感、更有活力
吧。都说一个城市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我也这么认为。城市有河有水，就
有了灵魂、血脉和生命，这应该就是一个城市的温润、大气和福报。我看
过很多条河，城市的、山野的，大的、小的，但有一条我翻来覆去看的时间
最长，多长呢？长到从少女时代，一直看到了如今知天命的年纪。看这条
河，说是看，不如说成读，因为读比看更认真仔细，更具动态坚持，更有前
瞻、现在和未来；更有失望过的、期待过的、惊喜过的、赞赏过的和坚信过
的东西在里面。这条河，就是头屯河。

第一次从奇台县到昌吉市，坐的是大轿子客车，走了近7个小时。快
到昌吉的时候，有人指着前面一座旧水泥桥说，头屯河到了。转头擦擦
车窗，向外望去，一条河床自南向北敞亮亮地露在桥下。河床内沟壑纵
横，河岸上杂草荒芜。还记得那应该是七八月的时节，远远望去河水不
大，好似想着什么心事慢吞吞地流淌着。第一印象的头屯河，就是这样
的，什么景致都没有，就一条河床、几股浊水而已。也许之前生活在阿勒
泰那个山清水秀的山城，两条美丽的大小青河，给我的印象太深，记忆
太刻骨铭心。猛一看到头屯河，心里真的就没有把它当成一条真正的
河，因为两岸没有茂盛的树木，没有青草野花，没有羊欢马啸，没有垂钓
的人影；河内没有漂亮的鹅卵石，没有飞跃嬉戏的鱼群，更没有哗啦啦
的流水声。那时我固执地认定，这是一条没有渊源的河，没有魂魄的河，
没有生机和活力的河。那次之后，每次路过头屯河，我都会远远看上几
眼，总是期待那儿多少能有点自然的景，或是人工赋予的景，带给我一
点惊喜，可是一次都没有。

后来昌吉屯河商场、屯河体育馆、屯河路、屯河水泥厂……渐渐被人
们叫响的时候，头屯河两岸的落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工业化、城镇化
的场景所替代，两岸有企业拔地而起，夹杂着居民的平房，参差不齐。那
时看头屯河，就像在读一张皱皱巴巴字迹泛黄的旧报纸。夹在工厂和居
民杂区中的头屯河在呻吟，河的血脉早已经变质甚至干涸，河床的筋骨
被曲解得歪七扭八，河体早已体无完肤，雪山尽头的河首含泪默默补给，
然而却无济于事。

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厚植人心，决策者开启了头屯河两
岸综合治理的帷幕，都说治河胜于造城，这句话深藏着怎样的难度、问题和
艰辛不言而喻。近十年的光景，搬迁河两岸的企业，迁徙杂居人群，拆除违
规违章建筑，关闭砂石料场，开展河道内垃圾清除，治理污水横流，修复河
系，改善河岸……高起点规划、高首位推动、高质量建设、高品质呈现，头屯
河两岸水、草、林、土等全方位恢复，河岸生态和区域小气候全面改善和修
复。如今，再看头屯河，碧水蓝天，花红柳绿，让人喜不自胜、心旷神怡。

一条头屯河，流出了一道庭州绿谷。诗意又贴切，这一切源于头屯河
自然的美、创造的美、宁静的美、流动的美。

看头屯河的美，要看规划和主题的大气之美。头屯河综合治理涉及
两岸三地，9.1平方公里区域，全长13.3公里，两岸上百个景点一线串珠，
新疆首座双层钢桁架桥——头屯河景观大桥横跨其中，像一座连绵起伏
的天山山脉，与旁边标志性建筑、雪莲花造型的新疆大剧院以及头屯河
沿岸城市提升景观带融为一体，展现了头屯河的大气之美。

看头屯河的美，要看文化和文明的和谐之美。沿头屯河景观轴线漫
步，从南到北自然生态修复公园、城市康体运动公园、城市庆典公园、工
业遗址公园、文化主题公园五大公园，彰显了头屯河生态绿线、康体打卡
地、庆典广场、工业历史印记、城市文化名片的魅力。

看头屯河的美，要看百姓幸福的祥和之美。造福人民，人民满意，是
头屯河大美的内涵，这一美为头屯河增加了颜值，成为老百姓心中的亮
点。门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慢跑步道是健身达人的好去处；
木栈道上散步、特色廊下小憩、人工湖边打太极、亭榭空地唱上一曲、观
光台上观桥景，这是老年人的最爱；骑车、滑板、足球竞技、极限运动，青
少年在这里活力四射；跷跷板、秋千、攀爬网游戏运动，受到小朋友的青
睐。头屯河两岸自此百姓和乐，欢声笑语。

看头屯河的美，要看山清水秀的洁净之美。河岸新增万亩绿化面积，几
万株树木亭亭玉立，上百种树品姿态万千，密织成了绿树之荫，新造了一块
城市“绿肺”。头屯河河道疏通，岸上公园水系再建，人工湖建成，碧水泛波，
波光粼粼，吸引着鸟儿来了，蜂蝶来了，河里鱼儿来了，就连白鹭也悠然飞
落，好奇地在这里驻足觅食。林静鸟语，鸟语如歌。

看头屯河的美，要看草绿花繁的欣欣向荣之美。绿草和花卉是头屯河
两岸随处可见的景观，铺就和衬托了两岸所有的景致。在绿草的陪衬下，紫
色的花园、白色的花园、红色的花园、粉色的花园、黄色的花园，还有五彩的
花廊和缤纷的花道……玫瑰、丽菊、芍药、格桑、勿忘我、薰衣草，还有许多
叫不出名的花，从春天一直开到秋天，这个园子败下来，那个园子又盛起
来，这茬刚开罢，那茬又接着开。散步其中，甜香、暖香、冷香、幽香……扑鼻
而来，这是花的气息、泥土的气息、生命的气息。

看头屯河的美，要看夜幕下的光影之美。华灯初上的夜晚，头屯河两
岸灯光璀璨。每一座桥梁流光溢彩，每一座建筑灯光闪烁，每一条路都是
一条光带。若置身于水边，现实和倒影让人难以分辨，夜和光影的魅力，
将人们轻轻挽留，恍惚中不愿离去。喷泉随着音乐喷出缤纷美景，水在翩
翩起舞，水的灵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展示着、诉说着头屯河故事。这里有
工作一天来散心的人，有追逐打闹的孩子，有精神焕发踩着舞步的中年
人，还有跳着激情街舞的年轻人。这里还有夜市的味觉盛宴，各种特色美
食吸引着人们去享用。头屯河的夜，就是这么的梦幻，又是这么的有烟火
气。是那么的沸腾，又是那么的安详。

看头屯河的美，要看昌吉未来的辉煌之美。头屯河两岸是一幅大美
昌吉的生态画卷，是一幅富足昌吉的富民画卷，是一幅幸福昌吉的欢乐
画卷。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去领略头屯河的美。

（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新昌吉”征文成人组三等奖）

庭
州
大
地
日
日
新

庭
州
大
地
日
日
新

我家祖籍天津杨柳青，民国年间，我爷爷挑着货郎担来到了昌吉。
1971年冬天我出生在昌吉老城西街，我家低矮的平房一明两暗，木制屋
顶，泥土墙，泥土地，窗户糊纸。印象中，奶奶在灶台前给我们烙饼。

小的时候我穿布鞋，姐姐也穿布鞋，但姐姐总穿新的，我的忽大忽
小，不太稳定。我拾姐姐穿剩的就小，给我新做的就大，我的脚迷迷糊糊
的，收放难以自如。姐姐总是带着我站在团结路巷口排队提水，我俩蹒跚
地抬着满满一桶水走在西街的余晖中，记忆中黄昏都变沉重了。

顺着西街每个巷道走，都是一家挨一家低矮的小院子。我家居住的
巷道较宽，阿依木汗家的巷道和陕西寺正对，巷口窄得只能过一辆独轮
车，每次煤只能卸在巷口，我们帮她一筐一筐地往家里提。夏天傍黑时，
西街大大小小的孩子总是疯跑着捉迷藏，那些曲折狭窄的小巷子仿佛是
无尽的迷宫。我快六岁了，又黑又瘦，跑起来比同龄男孩子快。一次我正
想藏在兽医站马棚里，谁知脚踩在一个凸起的长棱上，一个跟头摔倒了，
裤子膝盖处扯开一个大口子，布鞋崴变形了。膝盖上又是土又是血。后来
母亲带我去市医院包扎，换了半个月的药才愈合。现在我的膝盖上有一
个大疤痕，那是西街给我留下的印记。

1978年，我上小学了，在离西街不远的县二小，学校的课桌是土砌成
的，桌面贴着木纹纸，三年级前凳子都得学生自带。西街巷道里经常“刮风
满天土，下雨遍地泥”。下雨时，路上的雨水往院子里流，院子里的雨水往地
势低的地方流。最后实在没办法出行，父亲就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渗水坑，问
题暂时缓解了，但屋子里却越来越阴潮了。一天又下大雨了，屋子里脸盆接
漏雨，滴滴答答响了一晚上。一早我穿着胶靴拎着凳子去上学，巷道里雨水
和土和成了泥巴，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浑身被雨水淋透了，裤管上溅满
泥点子，胶靴上黏着的泥巴越走越多，走到陕西寺附近陷在泥潭中挪不动
了。我扶着凳子哇哇大哭起来。好心的古丽大婶路过“营救”了我，赶到教室
已经迟到了。同学们盯着我胶靴子上的两大团泥巴，我羞愧地逃向座位。

1984年，我上初中了。那时家里通了自来水，打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我
和妹妹激动地拍起了手。家里买了半自动洗衣机，搓衣板彻底淘汰了。添置了
14英寸彩电，《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看得我热血沸腾。家里的窗户换成了带玻
璃的，小院子里盖了一间平房作厨房用。那年八月底，为庆祝昌吉回族自治州
成立30周年，干部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我是花束队成员，演练了两个
月，学校要求准备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之前运动会都是向邻居阿舍姐借的
白球鞋，这次我央求了好久，妈妈终于带我在屯河商场买了一双白球鞋，尽管
大一个鞋码，我还是激动地看了又看，放在哪儿都怕搞脏。第二天风和日丽，西
街人头攒动，我把花束高高举起，脸庞红扑扑的，一溜烟跑着出了西街，练习着
一连串口号，不时瞟一眼雪白的鞋子，我的心里绽开了朵朵鲜花。

1988年，我高中快毕业了，拥有了人生第一双皮鞋。拣姐姐剩下的，
棕色的，半高跟。穿着校服扎起秀发的我袅袅婷婷，每天穿梭于西街卖凉
皮的阿舍阿姨和打馕的买买提、马家阿奶的酸奶摊之间，他们忙碌的脸
上汗涔涔的，眉眼带笑地招呼着客人。听西街的人说，别看都是小本生
意，他们挣得可不少，个个都是万元户。年关到了，我在天津的小姑带着
表妹来探亲，逢人就夸奖我爱学习，生活简朴，还顺带教育表妹。表妹小
嘴一撅，表示不服气。临别时，小姑在百货大楼买了一双黑高跟皮鞋送给
我。可我那时青春年少，勉强收下后就束之高阁了，不是不喜欢，是不愿
意穿“嗟来之鞋”，后来便宜我妹妹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陕西寺旁盖了二层门面楼，团结路铺了沥青
路面。邻居们的生意也越发得红火，整个商业街吆喝声不断，烟火气十
足。阿舍便利店安装了电话，阿依木汗糕点生意做到了乌鲁木齐，买买提
买了夏利车跑出租，玉素甫承包了工程做建筑，而我分配在机关做财务
工作。当我和阿舍姐、阿依木汗穿白色连衣裙、白色高跟皮鞋行走在西街
时，引来一阵阵的注目礼，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时间来到2011年，西街小巷轰轰隆隆，旧城改造开始了。在老房原址
上建起了一栋栋洋气的高楼，看着干净笔直的街道，看着郁郁葱葱的树
木，看着整洁的垃圾箱，看着停放的一排排私家车，看着小区里各种休闲
活动场地，看着小区里矗立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宣传牌，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这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西街吗？这
是我走过千遍万遍的西街吗？虽然我在梦中无数次期盼过“她”俏丽的模
样，但如今“她”的秀美俊朗还是美醉了我的双眼。

拆迁安置后我家和邻居们还住在一个小区，迁新居那天，邻居们都
哭了。明亮的两室一厅，喜庆的挂毯、气派的沙发、精致的鞋柜。大家都
说，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家园，西街原本该有的俊俏模样。

走在西街的路上，我戴着墨镜，系着丝巾，踩着镶水钻的高跟鞋，身
姿曼妙的和舞蹈队成员一起去社区活动室排练；走在西街的路上，我穿
着休闲运动服，戴着耳机，蹬着运动鞋，健步如飞奔向小广场，和邻居们
一起在健身器材上挥汗如雨；走在西街的路上，各民族的孩子嬉笑着，在
运动场上精神抖擞地踢着足球，如同小时候捉迷藏的我们；走在西街的
路上，各民族的居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扯着家长里短，相约着去
百姓食堂就餐。

时代变迁，岁月更迭。承载了百年风霜的西街，以崭新的面貌向我们
走来。西街的记忆继续延续，西街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着。

（该作品获“辉煌70年 壮丽新昌吉”征文成人组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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